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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刻作為一種特殊的文獻載體，廣泛存在於

人們的日常社會生活中，且其內容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歷史的斷面。傳統社會中，碑銘的研究深

受金石學的影響，絕大多數研究停留在簡單的收

集、整理和釋讀層面。進入近代，尤其是「新史

學」思潮的興起和「民俗學運動」的展開，促使

學者們反思並批判傳統史學的治史範圍以及對史

料的認識。碑刻，作為廣泛存在於鄉村的文獻資

料，重新被史學工作者審視，尤其是那些大量反

映民眾社會生活的碑刻   時至今日，碑刻的搜集

與釋讀已成為理解、梳理和敘述地方社會史的重

要工具。從官方或民間碑刻出發，結合地方史、

制度史背景，討論國家與地方的互動、社會經濟

文化的變遷，已成為歷史人類學的重要研究方法

之一。

廈門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鄭振滿和新加坡國

立大學中文系教授丁荷生，作為華南學術共同體

的代表人物之一，長期致力於福建民間社會的研

究，並深刻意識到福建地方社會中碑刻資料的重

要性。正因有共同的學術興趣，自上世紀80年代

起，他們便開始結伴走訪福建省內的宗教碑銘，

進行搜集與研究。2018年出版的《福建宗教碑銘

彙編‧漳州府分冊》（以下簡稱《彙編》），正

是二人合作的學術成果。全書分四冊，共收錄並

點校了近1,500通自唐代至民國時期與宗教相關的

碑銘，大多存於鄉村小廟，這些碑銘曾無人系統

整理，因此對福建宗教研究具有重要意義。除了

宗教內容外，碑銘還涉及民眾社會生活的各個領

域，如村落組織、族群關係、公共事務等，成為

研究社會文化史的重要材料。

《彙編》榮獲中國出版協會古籍出版工作委

員會2018年度「全國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圖書」

一等獎，充分證明了本書的學術價值，獲得了學

界和出版界的高度關注與認可。

三十多年來，在鄭振滿教授和丁荷生教授的

帶領下，廈門大學歷史系的每一屆學生幾乎都參

與了民間歷史文獻的搜集與整理工作。無論是畢

業實習還是課外資料採集，廈大的學子們總是將

課堂上學習到的歷史人類學知識應用於福建的不

同社區與聚落，真正做到「回到歷史現場」。

作為廈大歷史系學生，我曾參與《彙編》出

版過程中碑刻的搜集、校對和整理工作，想結合

個人的學習實踐經歷，分享一些對本書及其背後

田野調查的感想。

我於2014年考入廈門大學，經過兩年的通識

教育後轉入歷史專業，並選擇民間文獻學方向。

在轉入專業前，我已對廈大歷史系深厚的社會經

濟史傳統有所瞭解，傅衣淩先生強調「學問不應

該只在圖書館做」，而是要「接觸社會，認識社

會，進行社會調查，把活文字與死材料結合起

來」。在民間文獻中心的老師們的指導下，我閱

讀了許多前輩的著作，學習他們的研究方法和範

式，試圖理解為何史學研究如此注重民間大眾的

生活經驗和民間文獻的搜集。無論是課程學習，

還是鄭振滿老師組織的資料研討會，「回到歷史

現場」始終環繞在我身邊。這一系統的學習過程

為我後來的田野調查打下了堅實基礎。

2016年起，我開始參與《彙編》成書的搜

集、整理和校對工作，至2018年出版。在這期

間，我和師友們頻繁地在漳州廈門之間往返，樂

在其中。作為一名史學新手，我真正接觸田野，

開始「跑碑」   走訪漳州的碑刻。這一過程既

充滿艱辛，也充滿學習與收穫。以下是我在「跑

碑」過程中的三點體會：

首先，認識碑刻史料的價值與文化意義。史

學研究的起點是史料，而「跑碑」則為我提供了

在「跑碑」中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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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一手史料的機會，學習如何「動手動腳找材

料」。每當我們在錯綜複雜的小道中尋找古老碑

銘時，找到一塊完好的碑刻，總是充滿喜悅。碑

刻，尤其是民間的地方性碑刻，具有重要的時間

屬性和地方意義。通過這些碑刻，我們可以迅速

瞭解地方歷史的脈絡。比如，《彙編》中的《關

永茂碑記》（清康熙五十二年），記載了東山縣

賦役制的變化和糧戶歸宗的實施，成為我們理解

地方社會與賦役制度改革的重要史料。

其次，「跑碑」幫助我理解碑刻史料的「在

地性」文化意義。碑刻不僅是歷史記載，它們

還反映了民眾的社會活動、人物關係以及與王朝

國家的互動。例如，在角美鎮的《察院禁約碑》

（明萬曆二十五年）講述福建御史禁止地方械鬥

的歷史背景。這些碑刻反映地方性社會關係和文

化傳統，揭示民眾如何借助社會與文化資源，利

用國家權力通過社會活動達成目標。

再次，「跑碑」幫助我與地方社會的民眾互

動，體驗當地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通過與村民交

流，我們不僅能找到碑刻，還能獲取寶貴的地方

知識。在田野調查中，當地居民的記憶和口述歷

史為我們提供碑刻之外的重要資訊。這些地方知

識和記憶是碑刻本身所無法完全呈現的，借助地

方民眾的經驗，我們得以更全面地理解這些歷史

遺存。

田野調查還讓我深刻認識到，碑刻不僅是文

字載體，它們背後的鄉村社會和自然環境也是我

們理解地方歷史的關鍵。例如，在漳州的海澄東

嶼，我們通過碑刻發現「泥泊」爭端的歷史背景

（萬曆—乾隆），這一地理特徵與當地的社會和

文化密切相關，揭示了自然環境如何影響地方社

會的發展。

最後，鄉村生活和傳統社會文化的體驗，

是我在「跑碑」過程中的最寶貴財富。每當我回

憶起與地方民眾的互動，尤其是在烈日下的勞作

時，我總會想起那位熱情的廟宇管理者，他請我

們吃飯、提供涼茶的舉動，至今讓我感動不已。

這些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在鄉村生活和民眾經

驗的背後，隱藏著對傳統的認同與情感。

在象牙塔中學習，鄉村生活逐漸遠離我們的

日常生活，而通過田野調查，我得以接觸和理解

這些「消失的」鄉村經驗。這份與鄉村的情感聯

結，對於史學初學者而言，既是從書齋走向社會

的重要起點，也是一生受益無窮的寶貴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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